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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的进步速度还蛮快的。 

在科斯影响力鼎盛时期，经济学家思考的概念是交易成本，操作的方向是制

度调整。由于巧逢东欧体制转型，他们热中于比较各种可能体制的交易成本，也

强调较低交易成本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当时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制度调整：

如何由一个交易成本较高的制度转型到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 

经过了 30 多年的探索，经济学界已大致理解：制度是一套约束社会成员的

行为规则，而这些规则只有内生于社会或内化于社会才能顺利运作。于是，当我

们发现并理解一套优于现行制度的新制度时，即使政府以引介、试点、鼓励等手

段去推动，仍然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内化和内生调整的时间。 

经济学家并非都有等待制度内化的耐心，尤其是期盼着早点超英赶美的学者。

他们认为，只要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拷贝过来，就可以跳过那段不必要的制度

内化过程。对于习惯操作生产函数的学者，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因为生产函

数罗列的生产因素就只有土地、劳力、资本和技术。不同的产业对应着不同的土

地、劳力、资本和技术。政府只要挑选新产业并在国内打造所需的生产因素，就

能调整产业结构。对他们而言，制度调整反而是“理论上不相关”的干扰。 

产业机构与生产结构 

当然，我们得先厘清产业结构的内容。 

第一种内容称为统计图表，是政府在施政报告中用以陈述经济状况的工具。

统计图表以特定的属性层别去陈述对象之组成成分所占比例。譬如谈论产业结构

时，我们可以各级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来陈述：第一级产业占 9%、第二级产

业占 43%、第三级产业占 48%。当然，也可以各级产业所雇用之劳动力占整体劳



动力之比例来陈述，或者以各级产业去年增长率占全体增长率之比例来陈述。若

觉得三级层别的区分太过笼统，我们也可以直接跳到次一级的产业别，譬如：农

业、林业、渔业、电子业、纺织业、石化业、信息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对于

这些产业，同样可以产值占 GDP 之比例、所雇用之劳动力占整体劳动力之比例、

或去年增长率所占全体增长率之比例来陈述。 

又如贸易结构，其统计对象可以是商品别，也可以是国家别。若统计对象为

商品时，可以出口值或进口值之比例来陈述。政府公布的统计报告书都是以这类

统计图表去陈述对象。这也不限于经济事务，譬如以种族别或年龄层别来描述的

人口结构，以性别、年龄层别、职业别、行业别、教育程度别等来描述的劳工结

构等。 

第二种内容为产业的生产结构图。生产结构是以最终消费品为起点，譬如最

终消费品是一部电动汽车，在生产上系由三个区块组成，如下图所示的车体、发

动机、电池。这三个区块可以单独生产，再组装成一部电动汽车。每一个区块也

是由许多次一级的小区块所组成，如车体系由车身、轮胎、座椅等三个小区块组

成。同样地，不仅发动机和电池可以再细分，即使是构成车体的车身、轮胎、座

椅也可以继续细分。这个细分过程会随零组件之不同而有差异，但最终点都是自

然资源。 

从最终消费品生产直到自然资源的整个过程，就是该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结构。

同样借用这图示，我们可以理解在电动汽车之前的石化汽车，主要区块只有车体

和发动机。那时，电池只会附属于发动机或车体，还不是重要的区块。从石化汽

车到电动汽车，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动，也就是在图中出现了电池以及生产电池的

一系列上游生产链。 

同样利用这个生产结构图，同时想象图标的最终消费品只是汽车制造厂的产

出，还不是我们在汽车经销商所购买的汽车。经销商属于服务业。除了贩卖汽车，

他们还提供什么服务？经销商会问我们是否要让自己在旅途中更加舒适？他们

提供的汽车装潢包括更高级的音响、更舒适的皮椅、防晒贴纸等。另外，他们还

提供三年的定期保养。如果我们称汽车制造厂的产出为裸车，那么，真正作为最



终消费品的汽车是由裸车、装潢、保养等组合而成的豪华舒适之房车。服务业将

生产结构延伸到服务结构，或称整个结构为延展性之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向服务

业的延伸，也是一种结构改变。 

结构调整的思维区别 

政府统计部门会定期公布不同分类标准的产业结构比例。如果这些数据无法

满足经济学家的需要，他们会拆解这些数据，然后依自己的研究需要重新分类计

算。他们透过这些结构比例去理解当前的经济运作，也会利用统计和计量工具分

析这些结构比例与政策目标(如经济成长)之间的相关性。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当

他们发现某项分类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不大，就会建议政府降低该分类在结构中所

占的比重。同样地，他们也会建议政府提高某分类以求提高经济成长。 

不仅是政府或经济学者如此思考，企业也以这种方式管理公司。企业的负责

人会定期检视各种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然后决定是否要停产或扩大生产

某类商品。目标决定后，他们就关掉某些厂房、遣散部分员工，重新在市场上布

局。我们可以称此为数字管理。 

数字管理反映的是新古典学派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也就是：政府可以在

生产可能前缘(PPF)中找出令它满意的最终消费组合点，接着计算该组合在市场

机制下所对应的自然禀赋之配置点，然后再以政府权力将当前的自然禀赋调整到

这可欲的自然禀赋之配置点。公司在运作上是这样的，因为公司负责人拥有配置

资源的具体目标和完全的权力。唯一的问题是他实现目标的能力。为了实现目标，

他会设定与目标相关又能衡量的几项中间指标，以及实现中间指标的可操作性工

具。借着这些中间指标和可操作性工具，他得以不断地修正他应该改善的方向。 

政府借着统计图表所规划的调整，其逻辑一如公司的数字管理。这类规划并

非中国大陆才有，日本安倍政府的第三支箭也是想改变现行的经济结构。由于日

本政府拥有重新配置资源的权力远不如中国政府，他们仅能操作传统的货币政策

与财政政策去诱导民间的消费与投资方向。他们以 2%的通货膨胀率(持续的物价

上涨)为中间指标，以宽松货币数量为可操作性工具。直到近日，他们承认宽松

货币政策失灵之后，改以(负)利率政策作为可操作性工具。但安倍也许没有注意



到各国负利率实践的后果。如丹麦实施负利率四年后，不仅负利率的效果远非预

期外，它也改变了个人的消费与储蓄行为，以及银行的经营态度和经营方式。 

我们把场景再搬回中国。当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必须提高科技产业在产业结构

的占比时，会如何建议政府去实现？记得，中国政府拥有较日本政府更大的权力。

可以理解，政府的普遍思维将重回到计划经济的时期，只是计划的规模小了许多。

这时需要重新反思计划经济时期遭遇的问题，以及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提两则与上文论述相关的问题。首先，在制度不相干的论述下，强调从统计

性结构进行变革的经济学家，会尽可能不让民间对政策有调整能力，或者说，会

更直接地进行资源的配置和以各种机制设计去执行和监督。其次，个别企业的成

功不等于政府也能顺利成功，因为在数字管理下，个别企业把裁撤的员工交给市

场去消化，而政府却必须承担遭裁撤之产业的失业员工。 

创业家和市场机制 

本文的重点不在评论以统计图表为架构的调整分析，而是希望经由对比，让

大家能重新认识市场机制对生产结构的调整过程。在统计图表下，推动变革的要

角是生产函数、经济学家和政府；在生产结构下，推动变革的要角是生产结构、

创业家和市场机制。 

先说创业家，这是在生产函数中被遗漏的生产因素，也是导致不少经济学者

采取以统计图表去分析结构调整的根本原因。结构调整总是要人来规划和执行，

若遗漏了创业家，责任自然就落到经济学家和政府身上。事实上，创业家对于生

产结构的调整比经济学家和政府更为谨慎与细腻，也更为大胆和具前瞻性。 

回顾生产结构图，每一生产区块或是小区块都是一个特殊的(小)产业，或称

特殊的商品市场。譬如装在汽车车轮上的钢圈，就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

者并不是商品，而是生产这些相互具有替代性之商品的各厂家创业家。他们除了

必须理解同业的竞争行动外，还需要关注生产结构的潜在变化。譬如当汽车市场

由普通房车转到休旅车时，他们必须要能够及时推出休旅车适用的车轮钢圈。同

样，他们也必须随时关注该产业之上游的发展，迅速地将新的科技和原物料应用



到自己的产品。市场竞争是无情的淘汰竞争。他们必须随时搜集与该产业相关的

信息，从价格的波动、自然资源的消耗状况、新科技与新原物料的动态到下游消

费者的需要变动。每一个市场都有许多的创业家在合作守护。他们以激烈的淘汰

竞争作为合作守护的方式。他们深爱这个市场，但若发现消费者的需要发生变动，

也会无情地撤出。 

由于创业家守护着整条生产结构，许多对市场恶意的攻击和谣言都伤不了他。

譬如自然资源的短缺问题。由于生产结构的每一生产阶段都有创业家在决定生产

因素和原材料的投入组合。不同的创业家会使用不同的生产因素及原材料的组合。

当他发现原材料或自然资源的供给不足时，就会设法寻找可以替代的原材料或自

然资源，或设法发展新的中间财。他只照顾这一小区块市场的生产，以他的专业

知识要找到可替代的原材料或新的自然资源并不会太困难。就整个生产结构来说，

由于原材料短缺的讯息很快就传递到各个区块市场，并交由各区块市场的企业家

去调整，因此，任何自然资源的短缺并不会影响到最终财货的生产。 

另一项结构调整是熊彼德所称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回到汽

车的生产结构图，并想象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创业家如何在生产结构上反映这

一变革？如果他是接近消费端的生产者，就会在汽车的组成区块中加上第四区块：

人工智能，然后开始计划这方面的投资。如果他是车身的制造者，他会预期到现

行的钢板车身会被塑钢车身所取代的可能性。这一取代，在生产结构上是以一条

全新的塑钢车身之生产结构替代旧的钢板车身之生产结构。或者说，旧的钢板车

身之生产结构整条生产链被淘汰，包括生产链上所有区块市场的所有员工的就业

机会。任何创业家，只要惦念产业的生产结构，都会战战兢兢地注视着整个市场

的风吹草动。即使他是接送的服务业，也会开始思考公司雇员的调整。 

需求创新过程 

最后，我们谈谈延伸性生产结构的需求创新。 

记得汽车经销商如何将裸车、装潢、保养组合成豪华舒适的房车？我们称此

为消费品的精致化。在生产结构下，消费品的精致化就是将原消费品变成了新消

费品的原材料。精致化是消费品的消灭和创新过程，也就是在生产结构中删去生



产原消费品的整条生产链，代之以新消费品的整条生产—消费链。这过程仿如熊

彼德在生产方面所提的创造性破坏。 

消费需要先有需求，连结精致化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也经过了精致化。需求的

精致化可称为个人需求的纵向创新。由于创新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精致化消费

品算是正常财，其需要量会随着所得增加而增加。相对地，原消费品之需要量则

会随着所得增加而减少。于是，当所得相当幅度地增加后，精致化消费品的市场

就会出现。我们常有这样的经验：看惯了好电影，就看不下肥皂剧；住惯了顶级

酒店，就难以在非星级的酒店安然入睡。个人的需求一旦精致化，就不容易再连

结回原先的消费品。消费知识和消费都具有向下的僵固性。 

需求创新不一定要来自需求的精致化。不少的需求创新是随着科技发明而创

造出来的新需求，如手机或到外层空间旅行等。这些创新称为需求的横向创新。

需求的横向创新是伴随新商品而来，因而这些商品又被称为杀手级创新商品。就

以当前流行的触控式手机为例，它带来的是轻薄短小的移动式通讯站。这个新需

求是以一些科技的新发展为基础，包括：触控屏幕的发展、高效节能的中央处理

器、高容量的内存、云端计算、网络通讯等。它带给人类的是另一维度的消费需

要的满足，而不是以替代现有的需要为目标，但有时也会产生消灭某些旧有传统

之需要的效果。譬如，出差开会的人士之前只带着笔记本电脑上飞机，现在则是

多带了一台触控手机；但是出国旅行者，则完全以触控手机取代了笔记本电脑。 

所得提升不仅会对消费总量产生影响，也会产生结构性的转变：个人减少原

消费品的需要而增加精致化消费品。然而，这只有在个人的需求知识随所得增加

的前提下才会出现，否则更多的所得只会拿去消费原知识所连接的消费品，只会

带来边际效用的递减，而对个人的效用不会有突破性的提高。当需求精致化之后，

精致化消费品就能帮助个人跳脱边际效用递减的困境。经由消费结构的调整，所

得增加能带来的效用提升，会远高于消费量的增加。 

需求创新也能促进经济成长。譬如横向需求创新会连接到新的消费品，给现

有的产业结构平行增加几条新的生产结构。纵向需求创新的作用略有不同，因在

需求精致化下延展出去的新的生产阶段都是一般定义下的服务业。服务业的并入，



重新改组了以原消费品为起头的生产结构，并朝两头发展为“服务—消费品—生

产”的纵深。这两类需求创新都必须要有足够的有效需要来配合，经济才可能成

长。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要的确是这论述的核心：如果民间的需要不足，政府可

以利用政策去扩大民间的需要。相对地，新古典学派则保守得多，仍坚守市场营

销去提升市场需要的信念。然而，需求创新最终还是得归功于企业家。 

 


